
《梦溪笔谈》卷二十一载：北宋嘉祐年间，有一
蚌珠从天长的湖泽转入高邮的甓社湖、新开湖。
一天夜里，沈括的朋友忽然看见这个蚌珠，起初，
蚌壳只张开了一线，一道金光横入夜空；过了一
会，蚌壳全部张开，居然有半个芦席那么大，壳中
的明珠大如拳头，耀眼的银光让人不敢正视，连十
多里外树木的影子都能看到；忽然，明珠飞向远
方，渺茫如日光浮跃于湖波之中。庞元英《文昌杂
录》亦载：孙莘老家在高邮新开湖边。一天傍晚，
天色阴晦，有人说湖中的夜明珠又出现了，莘老便
与众人循草径跑到湖边，起初只微见其光，继而明
亮如月。忽见如芦席大的蚌蛤，一壳浮于水上，一
壳像帆一样竖着，快速地飞行。黄庭坚有诗云：

“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据载，后来
的南宋建炎年间，清代的 1741、1759、1771、
1810、1880年，高邮湖上都曾出现过甓社珠光。
可见，高邮湖确曾出现过灿如日月的不明飞行
物。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神奇传说，引来南来
北往的文人墨客驻足流连，留下众多脍炙人口的
诗篇。而在这些吟咏高邮湖的诗篇中，常以“三十
六湖”“三十六陂”“六六湖”称之。

北宋程节《还珠亭》：“六六湖宽老蚌乡，去来
隐现本无常。”娄东诗派鼻祖吴伟业《高邮道中》：

“曹生留画水，三十六陂深。”清代姚燮《三十六
湖》：“湖陂三十六，烟雨至今多。”晚清总管内务府
大臣宝鋆《路望高邮》：“三十六湖秋水阔，苍烟一
点指高邮。”淮南书局创办者方浚颐《湖上歌》：“上
有七十二涧之潴水，下有三十六陂之洪流。”陂，即
池塘、湖泊，故三十六陂即三十六湖之义。《嘉庆高
邮州志》也称：“凡七十二涧之瀑流，皆汇之于邮之
三十六湖，汪洋浩荡，而后入海。”

前南京通志馆馆长卢前《望江南》词赞王敬之
云：“传渔唱，此地有词仙。三十六陂人到否，白云
白石世争传。俊赏出茶烟。”对高邮“二王”，人们
往往如数家珍，而对王引之胞弟敬之则显然有些
陌生。王敬之曾作《三十六湖渔唱删存》，亦简称
《三十六陂渔唱》。前人皆称：王氏词宗姜夔，取姜
氏《念奴娇·闹红一舸》“三十六陂人未到”句以名
其集。敬之词《减字木兰花》有“愁里怀人，六六湖

头六六鳞”，亦提及三十六湖。笔者以为，王敬之
以“三十六湖”命名词集，与姜夔的词句及高邮的
三十六湖之说当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高邮湖本由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湖泊组成的。
自1194年黄河夺淮，至明代后期，逐步形成了我
们今天看到的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的高邮湖。那
么古代高邮究竟有哪些湖泊，“三十六湖”之说又
是从何而来的呢？

翻开《隆庆高邮州志》，高邮境内有塘下、姜
里、石臼、平阿、甓社、武安、南湖、七里、张良、五
湖、新开、三湖、珠湖、鹅儿白及渌洋、仲村、鼉潭、
郭真等十八个湖泊。其中渌洋、仲村等被运河隔
开，与今天的高邮湖并不相连。北宋蒋芝奇《题东
园诗》云：“三十六湖水所潴，其间尤大为五湖。”有
学者以蒋所谓“五湖”指的是樊梁、新开、甓社、平
阿、珠湖。而据《乾隆高邮州志》，五湖单指五湖，
而非哪五个湖泊之合称；另外，樊梁河自天长境内
流入珠湖，即古之樊梁湖，樊梁、珠湖之名并未同
时存在。《乾隆州志》又载有界首、平湖、蔡家、老
湖、白马等数个湖泊名，则高邮境内的大小湖泊有
二十余个，与北宋高邮人崔公度《明珠赋》所说“有
湖隶旁，将三十所”数量相近矣，然与三十六之数
还有不少差距。

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云：“三十
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介甫先生在汴京赏春
时，见到一处池塘，不由想起远在江南的三十六
陂。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称：“三十六陂，在江
都县。”《嘉庆江都县志》亦予以引用，然均未详三
十六陂的具体名称及其由来。笔者翻阅《江都县
志》，江都境内只有邵伯、黄子、新城、艾陵、大石、
白茆、葑塞、朱家、瓮子、赤岸、石湖、渌洋等十余个
湖泊，离三十六湖相去甚远。

邵伯湖与高邮的武安湖、南湖水域相连。若
将高邮、江都两地湖泊加起来，仅运河西侧的湖泊
就有近三十处，离三十六之数不远矣。故笔者以
为古之所谓三十六湖，当为高邮、江都两地众多湖
泊之总称。与秦之“三十六郡”“三十六计走为上”
实数三十六不同，三十六湖之数，乃约言其湖泊众
多之词。

漫谈高邮“三十六湖”
□ 翟荣明

2022年6月24日 星期五
壬寅年五月廿六

6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纪 蕾

刊头题字：周同

酱醋，既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极其重要
的食味，也是千家万户平常生活的基本需
求。据父亲讲，早年北门大街商贾云集，沿
街是一家紧挨一家的店铺，经营内容包罗
万象，热闹非凡。酱园是北门大街的一大
特色，前店后作，以其品种齐全、工艺精良、
口味纯正而名声在外。位于北门大街南端
的王万丰酱园，坐西朝东，在当时颇具规
模。据史料记载，该店创始人为王友竹，开
始时以运销花布和酒类为主，后传至其子
王祥甫时兴办酱园，继又扩展醋坊、槽坊。
经过多年积累，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所产酱
醋滋味芳香，口感纯正。酱醋坊因得天独
厚的地理条件和独特的制作技艺，名闻遐
迩。王万丰酱醋坊制作的香醋远销海内
外，民国三年（1914年）王万丰酱醋坊生产
的高邮香醋和佛手露酒，参加巴拿马万国
博览会，双双获得二等奖。王万丰酱园再
往北几十米的利农社，也是北门大街上专
营酱醋产品的老字号，创始人孙石君是位
儒商，利农社的对外业务相对较大，辐射四
乡八镇和周边县域。当时的高邮酱醋业风
生水起，不仅满足本地老百姓的生活需求，
而且名声在外，口碑甚好，鼎盛之时县城有
大大小小几十家酱醋坊，红红火火。

我小时经常去王万丰酱园，从家里走
去，也就五分钟光景。那时家里酱油没了，
妈妈便拿着酱油瓶和二角钱让我去王万丰

“打酱油”。我觉得那时的打酱油才是名副
其实的“打酱油”。我记得家里装酱油的瓶
子和现在的啤酒瓶差不多大，瓶身是深绿
色的，但感觉玻璃的质地比现在的啤酒瓶
厚许多，能装一斤左右的酱油。记得后来
酱油还有每斤一角三分钱和每斤一角八分
钱的，为了攒一点买小人书的钱，有两次去
王万丰酱园打酱油，我打一角三分的酱油
回家冒充一角八分的。当时还有点后怕，
担心被妈妈发觉挨骂，现在看来，这一角三
分一斤的酱油和一角八分一斤的酱油，在
成色和口味上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否则，
我的投机取巧肯定早已露馅。我记事的时
候，王万丰酱园已成为县酱醋厂的门市部，
正儿八经的国营。我最喜欢的是王万丰酱
园的酱瓣和大头菜。夏天的时候，去那里
称半斤酱瓣，店里的老连会用散发着清香
的荷叶给包上。老连是做买卖的老把式，
看上去慈眉善目，红光满面，他的动作刷刮

且到位，用荷叶给你包的酱瓣严丝合缝，决
不会滴落一点出来。拎到家中放开时，荷
叶香与酱瓣味交织在一起，诱人呢。妈妈
常会将买回的酱瓣放在炭炉上炖一会，放
入茶干丁和小葱末，经文火一熬，香味扑
鼻。县酱醋厂生产的大头菜看上去金黄
的，买回家过一遍清水，切出一个个小方块
的形状，一口咬下去，咸滋滋、脆绷绷的，伴
着几小块大头菜，一碗粥很快入肚，很爽。
王万丰酱园店面宽阔，一排深褐色的柜台
贯穿南北，店门完全敞开，铺面多大门多
大，挺有气派。那时酱园生意十分红火，服
务态度一流，童叟无欺，一视同仁。县酱醋
厂作为酱园的大后方，每天源源不断地将
新鲜货源用三轮车送达。厂子距离店铺不
算太远，在北门大街复兴路半边桥那边。
老一辈街坊说，酱醋厂的所在地就在承天
寺旧址附近，老高邮都叫这边“坛坡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酱醋厂生产热火朝
天，装货的车水马龙，周边县市都来这里拿
货。家里有个亲戚在厂里做负责人，我常
去那里玩，印象最深的是厂区大院内那几
十口大缸，一溜边排得整整齐齐，上面还盖
着斗笠状的竹编护栏。据说这些结实的大
缸是装制作酱油原料的，要晒够晒足，直至
满足工艺要求。当时觉得场面挺壮观的，
微风一吹，香味四溢。酱醋厂每年过年生
产的米甜酒供不应求，一口入肚，香甜弥
漫。

一位城市规划学者说，对一个城市的
要求，不过就是能散步的街道、空气中隐约
的植物香、人与人之间适当的距离、可信赖
的食物以及能阅读和发呆的地方。这么多
年，高邮酱醋不仅是高邮人偏爱的佐料，也
是外地人可信赖的品牌产品。如今，酱醋
厂还在，只是厂区内空荡荡的，静得让人心
慌。老酱园还在，但没了往日的门庭若市，
店面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漫步北门大街，好像依然能听见当年
酱园里的人声鼎沸。想念儿时王万丰酱园
老连用荷叶包的酱瓣，非常想。

酱园
□ 黄士民

春节期间就可以吃到新蚕豆。这些新蚕豆，
都是南方运来的。外地货，总是要差一点滋味。
等了几个月，本地新蚕豆终于上市。

乾隆嘉庆时期的官员、诗人、散文家、文学批
评家和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云：“新蚕豆
之嫩者，以腌芥炒之，甚妙。”

袁枚所言极是！家乡的蚕豆炒麻咸菜，正是
这一种吃法。

“腌芥”，是指用芥菜腌制而成的咸菜。芥
菜有两种，一种叫做冬芥，如雪里蕻；一种叫做
春芥，如麻菜。用雪里蕻腌制而成的咸菜，还叫
雪里蕻。用麻菜腌制而成的咸菜，则改叫麻咸
菜。

麻菜如何腌制？麻菜生长周期长，要在田里
越冬。春天开花之前，将其挖起、去根、洗净、沥
干、切碎；加入适量的盐，拌透放一夜。第二天将
其榨干、装坛、捺紧、封口。事成之后，要把坛子
放阴凉处静置，最少三四十天。临吃开坛，清香
扑鼻。用手拈一点一尝，鲜得直掉口水！麻咸菜
可生吃。从坛子里抓上来，下几滴香油，拌起，盖
过一切佐粥之物。用这种咸菜炒出来的新蚕豆，
不好吃才怪呢！

榨麻咸菜很好玩，小时候最喜欢做这件事。
把放了一夜的麻咸菜倒进蒲袋，扎紧袋口，置于
地；用一木板压其上，木板两头站几个小孩子；大
人一声令下，木板跷来跷去，麻咸菜里的汁液即
随之流出。榨麻咸菜要反复榨，榨一次，收紧一
次袋口。这样，才能最终榨干。麻咸菜从夏吃到
冬，如果榨不干，那是放不了多久的。榨的次数
越多我们越高兴！每榨一次，我们便玩一次“跷
跷板”。

蚕豆炒麻咸菜花钱不多，制作又极其简单，
却算得上是人间至味。此物在我的家乡极受青
睐。餐桌上有了它，不管吃饭还是喝粥，都得加
一碗；若是喝酒，十有八九要喝醉。

“新蚕豆之嫩者”，“嫩”到什么程度？窃以为
可从两个方面去认定：一、新蚕豆炒熟后要有一
点粉。二、食新蚕豆可以不吐皮。倘若新蚕豆炒

熟后一点不粉，或者食时一定要吐皮，这样的蚕
豆炒麻咸菜”就降了一个等级。因为它所用的新
蚕豆，不是特嫩就是特老。

可是，偏偏有人嗜食特嫩的新蚕豆。“江南才
子”、《夜上海》歌词作者、“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
范烟桥（1894—1967）在《茶烟歇》里云：“（新蚕
豆）如在初穗时，摘而剥之，小如薏苡，煮而食之，
可忘肉味。”其实，这样特嫩的新蚕豆，我们也尝
过。幼时，几个小伙伴到郊外撒野，路边的新蚕
豆荚才结一丁点大，瘪瘪的。我们嘴馋，便摘下
剥开，舌头一舔，牙齿一嚼，有一丝淡淡的甜味
儿，却涩嘴得要命。范烟桥之言，实不敢苟同。
也许这样特嫩的新蚕豆煮了吃，就会如范公所说
的了。有机会，总得去试试，人家毕竟是“吃货”
级的大美食家。

新蚕豆还有一种极有趣的吃法，用棉线穿起
来，扎成一圈，煮熟，冷却，套在小孩子的颈项
上。小孩子一边玩耍，一边品尝。

新蚕豆的这一种极有趣的吃法，是颇有些道
理的。

蚕豆又叫佛豆。据宋《太平御览》记载，蚕豆
由西汉张骞自西域引进。初名胡豆。“胡”与

“佛”，在有的方言区，读音相同或相近。有人以
讹传讹，胡豆就变成了佛豆。有其名，亦有其
实。旧时有个风俗，生日当天，众人一面念经，一
面拣蚕豆；然后把蚕豆煮熟，在街口分送行人，以
求添寿。因为蚕豆又叫佛豆，所以这个旧时风俗
的名称就叫做“拣佛豆儿”。《红楼梦》第七十一回
写至贾母八十诞辰，就有众人“拣佛豆儿”的具体
描述。

乡人把佛豆的叫法落实在行动中——那一
圈用棉线穿起来的新蚕豆，在他们的眼睛里，就
是一串佛珠。小孩子套着它，佛主可佑其健康茁
壮地成长。

说到这里，须作一点补充了。蚕豆之有学名，
始自明代。伟大的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在《食物本
草》里云：“（此物）豆荚状如老蚕，故名蚕豆。”

新蚕豆上市一段时间，渐渐变老。此时去掉
它的皮，则曰蚕豆仁子。蚕豆仁子烧瓠子很下
饭。端午节吃“十二红”，蚕豆仁子炒苋菜一定会
入选。蜜汁蚕豆仁子、桂花糖蚕豆仁子，经常上
酒席桌当冷盘。淡绿的身子，雪白的盘子，简洁
朴素、典雅大方，吸人之眼球。只可惜——吃到
蚕豆仁子，新蚕豆离下市也就不远了……

漫说新蚕豆
□ 朱桂明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
里，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当勇挑重担、踔厉
奋发，在复兴路上激荡青春力量。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
华。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青春之歌
总是响彻中国。百年前，一大批新青年在
觉醒年代纷纷觉醒，从而促成了五四运动
带来的民族觉醒，掀开中国青年运动的历
史篇章。百年来，一代代青年用实际行动
积极投身党的伟大事业，用热血唱响青春
乐章。

吾辈青年，以理想为帆，不惧远航。
志存高远方能登高望远。习总书记

说：“火热的青春，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
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作为新时代的
共青团员，当与党同心，与祖国同行，这样
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价值，在青春的赛道上
跑出别样的风采。面对突如其来的防疫
大考，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青年团员的时
候，我们怎能不挺身而出，响应号召，冲在
一线。自疫情爆发以来，驻扎在企业、蹲
守在卡口、奔走于社区已然成为常态化工
作，扫码值勤、登记查验，在核酸检测现场
保障维稳、在群众咨询中答疑解惑，在一
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中贡献青春力量，全
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安全，用

“党旗红”和“团旗红”守护邮城的“健康
绿”。

吾辈青年，以奋斗为桨，不畏风浪。
奋斗是青春的底色。五月是初夏的

季节，也是百年前共青团诞生的时节，青
年人就像这五月一样充满生机、充满希
望。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青春不
管多绚丽，终有落幕之时，但是对于奋斗
者来说，这种奋斗过的精神，会是青春对
自己最大的馈赠。现任国际电联秘书长
赵厚麟先生已经72岁了，他是我们高邮
人，在当选国际电联秘书长之前，已经在
国际电信联盟工作了28年。自走马上任
后，他视时间为生命，有时甚至以一天一
个国家的速度走访各国元首，使国际电

联的战略部署得以实施。虽然赵秘书长
在年龄上已经青春不再，但是从青春时
期就烙下的奋斗底色一直未曾褪色。因
此，奋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我们的青
春不断延长。

吾辈青年，以创新为刃，冲破桎梏。
北京冬奥会是今年大家都热议的话

题，青春的热情与冬奥赛场的冰雪交融，
碰撞出梦想的火花。“凌空雪场”的谷爱
凌、“一鸣惊人”的苏翊鸣、“龙腾虎跃”的
李文龙等青年健将用努力的印记打破记
录，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创新是一个民
族进步之魂。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每天
所做的工作也许繁琐又重复，但如何在日
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找寻创新，是我们要
深思并实践的。犹记得工作第一年在人
社局，经常听到并挂在嘴边的口号是“让
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路”。如今身处
基层深感这句话是通用的，只有懂得创
新，才能带来便利，为基层百姓改善民生
贡献新智慧。

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青年的身
姿；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青年的步
伐。因为我们所站立的这个地方，正是我
们的中国，我们有光，中国就不黑暗。生
逢盛世，重任在肩，于人生定向之时，当立
鸿鹄之志，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接力
跑中，跑出青春的华章，跑出高质量的时
代风采。作为基层青年，我们当肩负起建
设好基层、改善好民生的历史使命，勇于
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把光和热洒向
大地，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迸发出青春的
光彩，把光荣镌刻进历史行进的长河里，
为邮城的高质量发展增添自己的一份青
春活力。

以青春之我书写时代之高质量发展
□ 郁思捷


